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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卷第十五卷  權奇權奇

　　堯趨禹步，父傳師導。三人言虎，逾垣叫跳，亦念非儀，虞其我暴。誕信遞君，正奇爭效，嗤彼迂儒，漫雲立教。集「權

奇」。　　

　　孔子

　　孔子居陳，去，過蒲，會公叔氏以蒲叛。蒲人止孔子，謂之曰：「苟無適衛，吾出子。」與之盟，出孔子東門。孔子遂適衛，

子貢曰：「盟可負耶？」孔子曰：「要盟也，神不聽。」

　　〔評〕

　　大信不信。

　　

　　淮南相

　　孝景三年，七國反。吳使者至淮南，淮南王欲發共應之，其相曰：「王必欲應吳，臣願為將。」王乃屬之，相已將兵，因城

守，不聽王，而為漢。〔邊批：欺王不害為信，淮南王以故得完。〕

　　〔議〕

　　若腐儒必痛言切諫，如以水投石，何益？此事比酈寄賣友，嫁太尉於北軍同一軸，而更覺撇脫。

　　

　　王敬則

　　王敬則嘗任南沙縣。時方兵荒，縣有劫賊，群聚匿山中，為民患，官捕之不得。敬則遣人致劫帥曰：「若能自出首，當為申

白，請盟之廟神，定無負。」蓋縣有廟神，甚酷烈，鄉民多信之，故云，劫帥許之，即設宴廟中致帥。帥至，即席收之，曰：「吾

業啟神矣。若負誓，當還神十牛。」遂殺十牛享神，而竟斬帥，賊遂散。

　　

　　宋太祖

　　藝祖既以杯酒釋諸將兵權，又慮其所蓄不貲，每人賜地一方蓋第，所費皆數萬，又嘗賜宴，酒酣，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，太

祖送至殿門，謂其子弟曰：「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。」諸節度使醒，問所以歸，不失禮於上前否？子弟各以緡事對，疑醉中真有

是言，翌日，各以表進如數。

　　

　　宋太宗

　　宋太宗即位初年，京師某街富民某，有丐者登門乞錢，意未滿，遂詈罵不休。眾人環觀，靡不忿之。忽人叢中一軍尉躍出，刺

丐死，擲刀而去。勢猛行速，莫敢問者。街卒具其事聞於有司，以刀為徵，有司坐富民殺人罪。既讞獄，太宗問：「其服乎？」

曰：「服矣。」索刀閱之，遂納於室，示有司曰：「此吾刀也，向者實吾殺之，奈何枉人？始知鞭笞之下，何罪不承，羅鉗結網，

不必濁世。」乃罰失入者而釋富民。諭自今訊獄，宜加慎，毋濫！

　　〔述評〕

　　此事見宋小史。更有一事：

　　金城夫人得倖於太祖，頗恃寵。一日宴射後苑，上酌巨觥勸晉王，晉王固辭，上復勸，晉王顧庭中曰：「金城夫人親折此花

來，乃飲。」上遂命之，晉王引弓射殺之，抱太祖足泣曰：「陛下方得天下，宜為社稷自重。」遂飲射如故，夫投鼠忌器，晉王未

必鹵莽乃爾，此事恐未然也。

　　

　　明太祖

　　滁陽王二子忌太祖威名日著，陰置毒酒中，欲害之。其謀預洩，及二子來邀，上即與偕往，了無難色。二子喜其墮計，至半

途，上遽躍起馬上，仰天若有所見，少頃，勒馬即轉，因罵二子曰：「如此歹人。」二人問故，上曰：「適上天相告，爾設毒毒

我，我不往矣。」二子大駭，下馬拱立，連稱「豈敢！」自是息謀害之意。

　　

　　吳官童

　　英廟在虜中，也先以車載其妹，請配焉。上以問吳官童，〔官童，驛使也，正統十三年使虜被拘，至是自請從上。〕對曰：

「焉有天子而為胡婿者？後史何以載？然卻之則拂其情。」乃給之曰：「爾妹朕固納之，但不當為野合，使朕還中國以禮聘之。」

也先乃止，又選胡女數人薦寢，復卻之曰：「留候他日為爾妹從嫁，當並以為嬪御。」也先益加鏡焉。

　　〔述評〕

　　天子不當為胡婿，中國又可給胡人乎？如反正而胡人效女，雖納之可也。厥後英廟復辟，虜使至，官童叩以不來效女之故，使

者曰：「已送至邊，為石亨殺媵而納女。」上命隱其事，而亨禍實基於此。

　　

　　公孫申

　　魯成公時，晉人執鄭伯。公孫申曰：「我出師以圍許，示將改立君者，晉必歸君。」故鄭人圍許，示不急君也。晉欒書曰：

「鄭人立君，我執一人焉，何益？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。」於是諸侯伐鄭而歸鄭伯。

　　〔述評〕

　　子魚立而宋襄返，叔武立而衛成還，此春秋之已事，亦非自公孫申始也。國朝土木之變，也先挾上皇為名，邀求叵測，於肅愍

謝之曰：「賴社稷之神靈，已有君矣。」虜計窘，竟歸上皇，識者以為得公孫申之謀。

　　王旦從真宗幸澶州，雍王元份留守東京，遇暴疾，命旦馳還，權留守事，旦曰：「願宣寇準，臣有所陳。」准至，旦曰：「十

日之內無捷報，當如何？」帝默然良久，曰：「立皇太子。」此又用廉頗與趙王約故事。大臣謀國，遠慮至此，亦由君臣相得，同

懷社稷之憂而無猜忌故也。

　　項羽欲烹太公，高帝曰：「我翁即若翁，必欲烹而翁，願分我一杯羹。」陳眉公謂太公以此歸漢，亦孤注之意也。

　　

　　胡鬆

　　績溪胡大司空鬆，號承庵，先為嘉興推官，署印平湖，有惠政。適倭寇猖獗，郡議築城，公夜入幕府，曰：「民難與慮始，請

縛某居軍前御倭，百姓受某恩，必相急，乃可舉事。」從之，民大震，各任版築，不閱月城成。

　　

　　狄青



　　南俗尚鬼，狄武襄徵儂智高時，大兵始出桂林之南，因祝曰：「勝負無以為據。」乃取百錢自持之，與神約：「果大捷，投此

錢盡錢面。」左右諫止：「倘不如意，恐阻師。」武襄不聽，萬眾方聳視，已而揮手倏一擲，百錢皆面，於是舉軍歡呼，聲震林

野。武襄亦大喜，顧左右取百釘來，即隨錢疏密，布地而帖釘之，加以青紗籠，手自封焉，曰：「俟凱旋，當謝神取錢。」其後平

邕州還師，如言取錢，幕府士大夫共視，乃兩面錢也。

　　〔釋〕

　　桂林路險，士心惶惑，故假神道以堅之。

　　

　　王瓊

　　王晉溪在本兵時，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，勢頗猖獗。御史以聞，事下兵部。晉溪呼齎本人至兵部，大言數之曰：「湯麻九不

過一毛賊，只消本處數十火夫縛之，何足奏報？欲朝廷發兵，殊傷國體，巡按不職，考察即當論罷矣！」齎本人回，傳流此語，皆

以本兵為玩寇，相聚憂之，賊知朝不發兵，遂恣劫掠，不設備。先是戶部為查處錢糧，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，晉溪即請密敕許公討

之，〔邊批：不別遣將。〕授以方略，許命彭憲副潛提民兵數千，出其不意，乘夜往，賊方擄掠回，相聚酣飲，〔邊批：畢竟小

寇。〕兵適至，即時擒斬，遂平之。

　　〔評議〕

　　爾時若朝廷命將遣兵，彼必負固拒命，弄小成大。此舉不煩一旅，不費一錢，而地方晏如。晉溪之才，信有大過人者，雖人品

未醇，何可廢也。

　　

　　楊雲才

　　楊雲才多心計，每有繕修，略以意指授之，人不知所為。及成，始服其精妙。為荊州同知日，當郡城改拓時，錢穀之額已有成

命，而台使者檄下，欲增二尺許。監司謀諸守令，欲稍益故額，雲才進曰：「某有別畫，不煩費一錢也。」次日馳至陶所，命取其

模以獻，怒曰：「不佳！」盡碎之，而出己所制模付之，曰：「第如式為之！」諸人視其式，無以異也，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

許，積之得如所增數。城成，白其故，監司乃大服。

　　〔評〕

　　磚厚而陶者不知，城增而主者不費。心計之妙，侔於思神！

　　

　　種世衡

　　種世衡知澠池縣，旁山有廟，世衡葺之，有梁重大，眾不能舉。世衡乃令縣乾剪髮如手搏者，驅數對於馬前，云：「欲詣廟中

教手搏。」傾城人隨往觀，既至，謂觀者曰：「汝曹先為我致廟梁，然後觀手搏。」眾欣然趨下山，共舉之，須臾而上。

　　〔評〕

　　近於欺矣。褒姒雖啟齒，恐烽火從此不靈也，必也真教手搏，為兩得之。

　　

　　雄山智僧

　　雄山在南安，其上有飛瓦岩。相傳僧初結庵時，因山伐木，但恐山高運瓦之難，積瓦山下，誑欲作法，飛瓦砌屋，不用工師。

卜日已定，遠近觀者數千人。僧偽為傭人挑瓦上山。觀者欲其速於作法，爭為搬運，頃刻都盡。僧笑曰：「吾飛瓦只如是耳。」

　　

　　李抱貞　劉元佐

　　李抱貞鎮潞州，軍資匱闕，計無所出。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，抱真因請之曰：「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，可乎？」僧曰：「無不

可。」抱真曰：「但言擇日鞠場焚身，某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連，候火作，即鑽以相出。」僧喜從之，遂陳狀聲言，抱真命於鞠場

積薪貯油，因為七日道場，晝夜香燈，梵唄雜作，抱真亦引僧視地道，使之不疑，僧乃升壇執爐，對眾說法，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

吏膜拜其下，以俸入壇施，堆於其旁，由是士女駢填，舍財億計。計滿七日，遂聚薪發燄，擊鍾念佛，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，俄

頃，僧薪並灰。籍所得貨財，即日悉輦入軍資庫，別求所謂舍利者，造塔貯焉。

　　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，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，自持金帛以施。日中，其妻亦至，明日復起齋場，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，唯

恐輸貨不及，因令官為簿以籍所入。十日，乃閉寺，曰：「佛汗止矣。」得錢巨萬，以贍軍資。

　　〔評〕

　　不仗佛力，軍資安出？王者並存三教，其亦有所用之歟！

　　

　　

　　文彥博

　　起居舍人毋湜，至和中上言，乞廢陝西鐵錢，朝廷雖不從，其鄉人多知之，爭以鐵錢買物，賣者不肯受，長安為之亂。民多閉

肆，僚屬請禁之，文彥博曰：「如此是愈惑擾也。」乃召絲絹行人，出其家縑帛數百匹，使賣之，曰：「納其直盡以鐵錢，勿以銅

錢也。」於是眾知鐵錢不廢，市肆復安。

　　

　　秦檜

　　京下忽闕現錢，市間頗皇皇。忽一日，秦相檜呼一鑷工櫛髮，以五千當二錢犒之，〔邊批：示以賤徵。〕諭曰：「此錢數日有

旨不使，可早用也。」鑷工遂與外人言之，不三日，京下現錢頓出。

　　又都下貨壅，乏現鏹，府尹以聞，檜笑曰：「易耳。」即召文思院官，未至，促者絡繹，奔而來，諭之曰：「適得旨，欲變錢

法，可鑄樣錢一緡進呈，廢現鏹不用。」約翌午畢事，院官唯唯而出，召工為之，富家聞之盡出宿鏹市金粟，物價大昂，錢溢於

市。既而樣錢上省，寂無聞矣。

　　〔評議〕

　　賊檜亦盡有應變之才可喜。然小人無才，亦不能為小人。

　　

　　令狐楚

　　令狐楚除守兗州，州方旱儉，米價甚高。迓使至，公首問米價幾何、州有幾倉、倉有幾石。屈指獨語曰：「舊價若干，諸倉出

米若干，定價出糶，則可賑救。」左右竊聽，語達郡中，富人競發所蓄，米價頓平。

　　

　　陳霽岩

　　俵馬以高三尺八寸，齒少而形肥者為合式。各州縣無孳生駒，必從馬販買解。開州居各縣之中，馬販自外來，先被各縣攔截買

完，然後放過。州官比解嚴迫，馬頭枉受鞭笞，馬價騰踴，求速反遲。陳霽岩為知州，洞知之，故緩其事，待馬販到齊，方出示看



馬。先一日，喚馬頭到堂，面問之云：「各縣俵馬已行，汝知之乎？」咸叩頭應曰：「知之。」又密諭曰：「我心甚忙，明日看

馬，只做不忙，汝輩宜知之。」又叩頭感激而去，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馬，有高至四尺者，令輒置不用，曰：「高低怕相形，寧低

一寸，我有稟貼到太僕寺，只說是孳生駒耳。」眾稟再遲三日，至臨濮會上買，易得。公許之，不責一人而出，各馬販氣索然，爭

願賤賣，兩日而辦。在他縣爭市高馬，刻期早解，以求保薦，騰價至四五十金；在本州無過二十餘金者。

　　〔評〕

　　真心為民，實政及民，必然置保薦於度外。善保薦者，正不干求。保薦者也。

　　

　　徐道覆

　　徐道覆，盧循妹夫也，始與循密謀舉事，欲治舟艦，使人伐材南康山，偽云：「將下都貨之。」後稱力少，不能得致，即於郡

減價發賣，居人貪賤，爭取市，各儲之家。如是數四，故船板大積。及道覆舉兵，按賣券而取，無敢隱者，乃並力裝船，旬日而

辦。

　　〔述評〕

　　道覆雖草竊，其才略有過人者。脫盧循能終用其計，何必遽為「水仙」？其臨死，歎曰：「吾為盧循所誤。使吾得事英雄，天

下不足定也！」嗚呼！奇才策士鬱鬱不得志，而狼籍以死者比比矣！

　　天後覽駱賓王檄，歎曰：「使此人沉於下僚，宰相之過也！」知言哉！

　　

　　秦王禎　馬燧　丁謂

　　魏秦王禎為南豫州刺史。大胡山蠻時出抄掠，禎計召新蔡、襄城蠻首，使觀射。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，而以一囚易服參其

間。禎先自射，皆中，因命左右以次射，及囚，不中，即斬，蠻相視股栗，又預令左右取死囚十人，皆著蠻衣以候，禎臨坐，會微

有風動，輒舉目瞻天，顧望蠻曰：「風氣少暴，似有抄賊入境，不過十許人，當在西角五十里，.即命馳騎掩捕十人至，禎告諸蠻
曰：「非爾鄉里耶？作賊合死不？」即斬之，蠻懾服，不知其為死囚也。自是境無暴掠。

　　回紇還國。恃功恣睢。所過皆剽傷，州縣供餼不稱，輒殺人。李抱玉將餽勞，賓介無敢往，馬燧自請典辦具，乃先賂其酋，與

約：得其旌章為信，犯令者得殺之。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，小違令，輒戮死。虜大駭，至出境，無敢暴者。

　　真宗幸澶淵，丁謂知鄆州，兼齊、濮等州安撫使。時契丹深入，民大驚，爭趨楊劉渡。舟人邀利，不急濟，謂取死罪囚，詐作

駕舟人，立命斬之。舟遂集，民乃得渡，遂立部分，使沿河執旗幟，擊刁鬥自衛，契丹乃引去。

　　〔評議〕

　　死罪也，而亦不令徒死，禎借之以威蠻，燧借之以威虜，謂借之以威兵。其大者為檇李之克敵，而最下供御囚，亦假之以代無

辜之命。正如聖藥王，塵垢土木，皆入藥料。

　　

　　楊璡

　　楊璡授丹徒知縣。會中使如浙，所至縛守令置舟中，得賂始釋。將至丹徒，璡選善泅水者二人，令著耆老衣冠，先馳以迎，

〔邊批：奇策奇想。〕中使怒曰：「令安在，汝敢來謁我耶？」令左右執之，二人即躍入江中，潛遁去。璡徐至，紿曰：「聞公驅

二人溺死江中，方今聖明之世，法令森嚴，如人命何？」中使懼，禮謝而去。雖歷他所，亦不復放恣雲。

　　

　　韓雍

　　公鎮兩廣，防患甚嚴，心腹一二人外，絕不許登階，亦多以權術威鎮之。一日與鄉人宴於堂後，鞠蹴為戲，既散，潛使人置石

炮，有觀者，因指示曰：「此公適所蹴戲也。」眾吐舌，咸以公為絕力。所張蓋內暗藏磁石，以鐵屑涂毛髮間，每出坐蓋下，須鬢

翕張不已，貌既魁岸，復睹茲異，驚為神明焉。

　　〔評〕

　　夷悍而愚，因以愚之。

　　

　　王導

　　王敦威望素著，一旦舉兵內向，眾咸危懼。適敦寢疾，王導便率子弟發哀，眾聞，謂敦死，咸有奮志。

　　

　　程嬰

　　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，殺趙朔、趙同、趙括、趙嬰齊，皆滅其族。趙朔妻，成公姊也，有遺腹，走匿公宮，趙朔客曰公孫杵

臼。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：「胡不死？」程嬰曰：「朔之婦有遺腹，若幸而生男，吾奉之；即女也，吾徐死耳。」居無何，而朔婦

娩身生男，屠岸賈聞之，索於宮中，夫人置兒褲中，祝曰：「趙宗滅乎，若號；即不滅，若無聲。」及索兒，竟無聲，已脫。程嬰

謂公孫杵臼曰：「今一索不得，後必且復索之，奈何？」公孫杵臼曰：「立孤與死孰難？」〔邊批：只一問，便定了局。〕程嬰

曰：「死易，立孤難耳。」公孫杵臼曰：「趙氏先君遇子厚，子強為其難者。吾為其易者，請先死。」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，衣以

文葆，匿山中。〔邊批：妙計。〕程嬰出，謬謂諸將軍曰：「嬰不肖，不能立趙孤，誰能與我千金，我告趙氏孤處。〔邊批：更

妙。〕諸將軍皆喜，許之。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，杵臼謬曰：「小人哉程嬰！昔下宮之難不能死，與我謀匿趙氏孤兒，今又賣

我，〔尤妙。〕縱不能立，而忍賣之乎？」抱兒呼曰：「天乎！天乎！趙氏孤兒何罪？請活之，獨殺杵臼可也！」諸將不許，遂殺

杵臼與孤兒。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，皆喜。然趙氏真孤乃反在，程嬰卒與俱匿山中。居十五年，晉景公疾，卜之：「大業之後

不遂者為祟。」〔邊批：安知非賂卜者使為此言。〕景公問韓厥，厥知趙孤在，〔邊批：妙人。〕乃以趙氏對，景公問：「趙尚有

後子孫乎？」厥具以實告。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，召而匿之宮中。諸將入問疾，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，趙孤

名曰武。諸將不得已，皆委罪於屠岸賈，於是武、嬰遍拜諸將，相與攻岸賈，滅其族。復與趙武田邑如故。及武既冠成人，嬰曰：

「吾將下報公孫杵臼。」遂自殺。

　　〔評述〕

　　趙氏知人，能得死士力，所以蹷而復起，卒有晉國。後世縉紳門下，不以利投，則以諛合，一旦有事，孰為嬰、杵？

　　魯武公與其二子括與戲朝周，宣王愛戲，立為魯世子。武公薨，戲立，是為懿公。時公子稱最少，其保母臧寡婦與其子俱入宮

養公子稱。括死，而其子伯御與魯人作亂，攻殺懿公而自立，求公子稱，將殺之。臧聞之，乃衣其子以稱之衣，臥於稱處，伯御殺

之。臧遂抱稱以出，遂與稱舅同匿之。十一年，魯大夫知稱在，於是請於周而殺伯御，立稱，是為孝公。時呼臧為「孝義保」。事

在嬰、杵前，嬰、杵蓋襲其智也。然嬰之首孤，杵之責嬰，假裝酷似，不唯仇人不疑，而舉國皆不知，其術更神矣，其心更苦矣！

　　

　　太史慈

　　北海相孔融聞太史慈避地東海，數使人餽問其母。後融為黃巾賊所圍，慈適還，聞之，即從間道入圍，見融。融使告急於平原

相劉備。時賊圍已密，眾難其出，慈乃帶革建彎弓，將兩騎自從，各作一的持之，開門出，觀者並駭。慈徑引馬至城下塹內，植所



持的射之，射畢還。明日復然，如是者再。圍下人或起或臥，乃至無復起者。慈遂嚴行蓐食，鞭馬直突其圍。比賊覺，則馳去數里

許矣，竟從備乞兵解圍。

　　

　　陳子昂

　　子昂初入京，不為人知。有賣胡琴者，價百萬，豪貴傳視，無辯者。子昂突出，顧左右曰：「輦千緡市之！」眾驚問，答曰：

「餘善此樂。」皆曰：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明日可集宜陽裡。」如期偕往，則酒餚畢具，置胡琴於前，食畢，捧琴語曰：「蜀人

陳子昂，有文百軸，馳走京轂，碌碌塵土，不為人知。此樂賤工之役，豈宜留心？」舉而碎之，以文軸遍贈會者，一日之內，聲華

溢都下。

　　〔評〕

　　唐人重才，雖一藝一能，相與驚傳贊歎，故子昂借胡琴之價，出奇以市名，而名果成矣。若今日，不唯文軸無用處，雖求一聽

胡琴者亦不可得。傷哉！

　　

　　爰種　溫嶠　高歡

　　爰盎常引大體慷慨。宦者趙談以數幸，常害盎。盎患之。兄子種為常侍騎，謂盎曰：「君眾辱之，後雖惡君，上不復信。」於

是上朝東宮，趙談驂乘，盎伏車前曰：「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，皆天下英豪。今漢雖乏人，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？」於

是上笑，下趙談。談泣下車。

　　王敦用溫嶠為丹陽尹，置酒為別。嶠懼錢鳳有後言，因行酒至鳳，未及飲，嶠偽醉，以手板擊之墮幘，作色曰：「錢鳳何人，

溫太真行酒，敢不飲？」鳳不悅，敦以為醉，兩釋之。明日，鳳曰：「嶠與朝廷甚密，未必可信，宜更思之。」敦曰：「太真昨

醉，小加聲色，豈得以此便相讒貳。」由是嶠得還都，盡以敦逆謀告帝。

　　爾朱兆以六鎮屢反，誅之不止，問計於高歡。歡謂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，有犯則罪其帥。兆曰：「善，誰可行。」賀拔允時在

坐，勸請用歡。歡拳毆允，折其一齒，曰：「生平天柱時，奴輩伏處分如鷹犬，今天下安置在王，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。」兆以歡

為誠，遂委之，歡以兆醉，恐醒而悔之，遂出宣言，受委統州鎮兵，可集汾東受號令。軍士素樂歡，莫不皆至。歡去，遂據冀州。

　　

　　王東亭

　　王緒素讒殷荊州於王國寶，殷甚患之，求術於王東亭。曰：「卿但數詣王緒，往輒屏人，因論他事，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。」

殷從之，國寶見王緒，問曰：「比與仲堪何所道？」緒云：「故是常談。」國寶謂緒於己有隱，情好日疏，讒言用息。

　　〔評〕

　　此曹瞞間韓〔遂〕馬〔超〕之故智。張濬殺平陽牧守，亦用此術。平陽牧張姓，蒲帥王珂之大校。

　　

　　吳質

　　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為魏嗣，曹丕患之，以車載廢簏，納吳質，與之謀。修白操，丕懼，告質。質曰：「無害也。」明日復

以簏載絹入，修復白之，推驗無人，操由是不疑。

　　〔評〕

　　植之奪嫡，操固疑之；疑植，則其不疑丕也易矣；不然，多猜如操，何一推驗而即止耶？其殺修也，亦以孤植而安丕。而說者

謂「黃絹」取忌，「雞肋」誤軍，亦淺之乎論操矣！

　　

　　司馬懿　楊行密　孫堅　仇鉞

　　曹爽擅政，懿謀誅之，懼事泄，乃詐稱疾篤。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，來候懿，懿使兩婢侍持衣，指口言渴，婢進粥，粥皆流

出沾胸，勝曰：「外間謂公舊風發動耳，何意乃爾？」懿微舉聲言：「君今屈並州，並州近胡，好為之備，吾死在旦夕，恐不復相

見，以子師、昭為托。」勝曰：「當忝本州，非並州。」懿故亂其詞曰：「君方到並州。」勝復曰：「忝荊州。」懿曰：「年老意

荒，不解君語。」勝退告爽曰：「司馬公屍居餘氣，形神已離，不足復慮。」於是爽遂不設備。尋誅爽。

　　安仁義、朱延壽，皆吳王楊行密將也，延壽又行密朱夫人之弟。淮徐已定，二人頗驕恣，且謀叛，行密思除之。乃陽為目疾，

每接延壽使者，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，行則故觸柱而僕，朱夫人挾之，良久乃蘇，泣曰：「吾業成而喪明，此天廢我也，諸兒皆不

足任事，得延壽付之，吾無恨矣。」朱夫人喜，急召延壽。延壽至，行密迎之寢門，刺殺之，即出朱夫人，而執斬仁義。

　　孫堅舉兵誅董卓，至南陽，眾數萬人，檄南陽太守張咨，請軍糧，咨曰：「堅鄰二千石耳，與我等，不應調發。竟不與，堅欲

見之，又不肯見，堅曰：「吾方舉兵而遂見阻，何以威後？」遂詐稱急疾，舉軍震惶，迎呼巫醫，禱祠山川，而遣所親人說咨，言

欲以兵付咨。咨心利其兵，即將步騎五百人，持米酒詣堅營。堅臥見，亡何起，設酒飲咨，酒酣，長沙主簿入白：「前移南陽，道

路不治，軍資不具，太守咨稽停義兵，使賊不時討，請收按軍法。」咨大懼，欲去。兵陣四圍，不得出，遂縛於軍門斬之。一郡震

栗，無求不獲，所過郡縣皆陳糗糧以待堅軍。君子謂：「堅能用法矣。法者，國之植也，是以能開東國。」

　　正德五年，安化王寘鐇反，游擊仇鉞陷賊中，京師訛言鉞從賊，興武營守備保勛為之外應。李文正曰：「鉞必不從賊，勛以賊

姻家，遂疑不用，則諸與賊通者皆懼，不復歸正矣。」乃舉勛為參將，鉞為副戎，責以討賊。勛感激自奮，鉞稱病臥，陰約游兵壯

士，候勛兵至河上，乃從中發為內應。俄得勛信，即嗾人謂賊黨何錦：「宜急出守渡口，防決河灌城？遏東岸兵，勿使渡河。」錦

果出，而留賊周昂守城。鉞又稱病亟，昂來問病，鉞猶堅臥呻吟，言旦夕且死。蒼頭卒起，捶殺昂，斬首。鉞起披甲仗劍，跨馬出

門一呼，諸游兵將士皆集，遂奪城門，擒寘鐇。

　　

　　杜畿

　　高幹舉並州反。前河東太守王邑被徵，掾衛固、范先以請邑為名，實與乾通謀。曹操拜杜畿為河東太守，固等以兵絕陝津，畿

不得渡，或謂宜須大兵，畿曰：「河東三萬戶，非皆欲為亂也。今兵迫之急，必懼而聽於固；固等勢專，必以死戰。討之不勝，為

難未已；討之而勝，是殘一郡之民也。〔邊批：誰省念及此？〕吾單車直往，出其不意，固為人多計而無斷，〔邊批：賊已在掌

中。〕必偽受吾，得居郡一月，以計縻之，足矣。」遂詭道從豆阝津渡，范先欲殺畿，固曰：「殺之何益？徒有惡名，且制之在

我。」遂奉之，畿謂固、先曰：「衛、范，河東之望也，吾仰成而已。然君臣有定義，成敗同之，大事當共平議。」以固為都督，

行丞事，將校吏兵三千餘人，皆范先督之。〔邊批：使之不疑。〕固等喜，雖陽事畿，不以為意。固欲大發兵，畿患之，說固曰：

「夫欲為非常之事，不可動眾心，今大發兵眾，必擾；不如徐以貲募兵。」固以為然，從之。調發數十日乃定，諸將貪多應募而少

遣兵，又入喻固等曰：「人情顧家，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，急緩召之不難。」固等惡逆眾心，又從之。時善人在外，陰為己援；惡

人分散，各還其家，則眾離矣。會高幹入護澤，上黨諸縣殺長吏，弘農執郡守，固等密調兵，未至。畿知諸縣附己，因出單將數十

騎，赴張辟拒守，吏民多舉城助畿者。比數十日，得四千餘人。固等與乾、晟共攻畿，不下，略諸縣，無所得，會大兵至，乾、晟

敗，固等伏誅，其餘黨與皆赦之。

　　



　　曹衝

　　曹公有馬鞍在庫，為鼠所傷。庫吏懼，欲自縛請死。衝謂曰：「待三日。」衝乃以刀穿其單衣，若鼠齧者，入見，謬為愁狀。

公問之，對曰：「俗言鼠齧衣不吉，今兒衣見齧，是以憂。」公曰：「妄言耳，無苦。」俄而庫吏以齧鞍白，公笑曰：「兒衣在側

且齧，況鞍懸柱乎。」竟不問。

　　

　　楊暄

　　天順間，錦衣指揮門達用事。，同時有袁彬指揮者，隨英宗北狩，有護蹕功。達惡其逼，令邏卒摭其陰私，欲致於死。時有藝

人楊暄〔一作塤。〕者，善倭漆畫器，〔宣廟喜倭漆之精，令暄往學。〕號楊倭漆，憤甚，乃奏達違法二十餘事，且極稱彬枉。疏

入，上令達逮問，暄至，神色不變，佯若無所與者，達歷詢其事，皆曰：「知。」且曰：「暄賤工，不識書字，又與君侯無怨，安

得有此？望去左右，暄以實告。」因告曰：「此內閣李賢授暄，使暄投進，暄實不知所言何事，君侯若會眾官廷詰我，我必對眾言

之，李當無辭。」達聞甚喜，勞以酒肉。早朝，以情奏，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外，方引暄至，達謂賢曰：「此皆先生所命，暄

已吐矣。」賢正驚訝，暄即大言曰：「死則我死，何敢妄指！我一市井小人，如何見得閣老？鬼神昭鑒，此實達教我指也！」因剖

析所奏二十餘條，略無餘蘊。達氣沮，詞聞於上，由是疏達，彬得分司南都。居一載，驛召還職，後達坐怨望，謫戍廣西以死。

　　〔述評〕

　　此與張說斥張昌宗保全魏元忠事同軸。然說故多權智，又得宋王景諸人再三勉勵，而後收蓬麻之益；楊暄一介小人，未嘗讀書

通古，而能出一時之奇，抗天威而塞奸吻，不唯全袁彬，並全李賢。不唯全二忠臣，且能去一大奸惡，智既十倍於說，即其功亦十

倍於說也！一時縉紳之流，依阿事達者不少，睹此事，有不吐舌；聞此事，有不愧汗者乎？豈非衣冠牽於富貴之累，而匹夫迫於是

非之公哉！

　　洪武時，上嘗怒宋濂，使人即其家誅之。馬太后是日茹素，上問故，後曰：「聞今日誅宋先生，妾不能救，聊為持齋以資冥福

耳。」上悟，即馳驛使人赦之。

　　薛文清王景既忤王振，詔縛詣市殺之。振有老僕，是日大哭廚下，振問：「何哭？」僕對曰：「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。」振

聞而怒解，適王偉申救，遂得免。夫老僕之一哭，其究遂與聖母同功，斯亦奇矣！

　　語曰：「是非之心，智也！」智豈以人而限哉！

　　土木之變，內侍喜寧本胡種也。從太上於虜中，數導虜入寇，以敗和議。上患之。袁彬言於太上，遣寧傳命於宣府參將楊俊，

索春衣，因使軍士高磐與俱。彬刻木藏書，係磐髀間，以示俊，俾因其來執之。俊既得書，與寧飲城下，磐抱寧大呼，俊從兵遂縛

寧解京，處以極刑。於是虜失嚮導，厭兵，遂許返蹕。按，彬周旋虜中，與英廟同起處，其宣力最多，而誅寧尤為要著，亦寧武子

之亞也。

　　

　　喬白岩

　　武宗南巡，江提督所領邊兵，皆西北勁兵，偉岸多力。喬白岩命於南方教師中，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，每日與江相期，至

教場中比試。南人輕捷，跳躍如飛，北人粗坌，方欲交手，或撞其脅，或觸其腰，皆倒地僵臥。江氣大沮喪，而所蓄異謀，亦已潛

折一二矣。

　　〔述評〕

　　時應天府丞寇天敘（山西人）署尹事，每日帶不帽，穿一撒衣坐堂，自供應朝廷外，毫不妄用。江彬有所需索，每使至，佯為

不見，直至堂上，方起立，呼為欽差，語之曰：「南京百姓窮，倉庫竭，錢糧無可措辦，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，專待拿問耳。」

每次如此，彬無可奈何而止。此亦白岩一時好幫手也。

　　又是時，邊軍於市橫行，強買貨物，寇公亦選矬矮精悍之人，每日早晚祗候行宮，必以自隨，若遇此輩，即與相持，邊軍大為

所挫，遂斂跡。想亦與白岩共議而為之者。

　　

　　宗澤

　　宗汝霖，建中、靖國間為文登令。同年青州教授黃榮上書，自姑蘇編置某州，道經文登，感寒疾不能前進。牙校督行甚厲，雖

賂使暫留，堅不可得。不得已，使人致慇懃於宗。宗即具供帳於行館，及命醫診候。至調理安完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。密訊其從行

者，雲，自至縣，即為縣之胥魁約飲於營妓，而以次胥吏日更主席。此校嗜酒而貪色，至今不肯出戶。屢迫捉之，乃始同進。

　　〔評〕

　　探知嗜酒貪色，便有個題目可做。只用數胥吏，而行人之厄已陰解矣。道學先生道理全用不著。此公可與談兵。

　　

　　張易

　　張易通判歙州，刺史宋匡業使酒陵人，果於誅殺，無敢犯者。易赴其宴，先故飲醉，就席。酒甫行，尋其少失，遽擲杯推案，

攘袂大呼，詬責蠭起。匡業愕然不敢對，唯曰：「通判醉，性不可當也。」易嵬峨喑口惡自如。俄引去，匡業使吏掖就馬。自是見

易加敬，不敢復使酒，郡事亦賴以濟。

　　〔評〕

　　事雖瑣，頗得先發制人之術。在醫家為以毒攻毒法，在兵家為以夷攻夷法。

　　

　　張循王老兵

　　張循王〔俊〕嘗春日遊後圃，見一老卒臥日中，王蹴之曰：「何慵眠如是？」卒起聲喏，對曰：「無事可做，只索眠耳。」王

曰：「汝會做甚事？」對曰：「諸事薄曉，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。」王曰：「汝能回易，吾以萬緡付汝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不足為

也，」王曰：「付汝五萬。」對曰：「亦不足為也。」王曰：「汝需幾何？」對曰：「不能百萬，亦五十萬乃可耳。」王壯之，即

予五十萬，恣其所為，〔邊批：大手段。〕其人乃造巨艦，極其華麗，市美女能歌舞者、樂者百餘人，廣收綾錦奇玩、珍羞佳果及

黃白之器，募紫衣吏軒昂閒雅、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，卒徒百人，樂飲逾月，忽飄然浮海去，〔邊批：奇想。〕逾歲而歸，珠犀香

藥之外，且得駿馬，獲利幾十倍。時諸將皆缺馬，唯循王得此馬，軍容獨壯，大喜，問其：「何以致此？」曰：「到海外諸國，稱

大宋回易使，謁戎王，餽以綾錦奇玩，為招其貴近，珍羞畢陳，女樂迭奏。其君臣大悅，以名馬易美女，且為治舟載馬；以犀珠香

藥易綾錦等物，餽遺甚厚，是以獲利如此。」王咨嗟，褒賞賜予優隆，問：「能再往乎？」對曰：「此戲也，再往則敗矣。願退老

園中如故。」

　　〔羅景綸雲〕

　　一弊衣老卒，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畀之，不問其出入。此其度量恢弘，足使人從容展布，以盡其能矣。勾踐以四封內外分授種、

蠡，高帝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，由此其推也。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，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，皆不足以成功。老卒一往之後，辭不

復再，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。異哉！

　　



　　司馬相如

　　卓文君既奔相如，相如與馳歸成都，家居徒四壁立。卓王孫大怒，不分一錢，相如與文君謀，乃復如臨邛，盡賣其車騎，置一

酒舍沽酒，而令文君當罏，身自穿犢鼻褌，與庸保雜作，滌器市中，王孫聞而恥之，不得已，分予文君僮百人、錢百萬，乃復還成

都為富人。

　　〔評〕

　　卓王孫始非能客相如也，但看臨邛令面耳；終非能婿相如也，但恐辱富家門面耳。文君為之女，真可謂犁牛騂角矣！王吉始則

重客相如，及其持節喻蜀，又為之負弩前驅，而當罏滌器時，不聞下車慰勞，如信陵之於毛公、薛公也，其眼珠亦在文君下哉。

　　

　　智醫

　　唐時京城有醫人，忘其姓名。有一婦人，從夫南中，曾誤食一蟲，常疑之，由是成疾，頻療不痊，請看之。醫者知其所患，乃

請主人姨女爾中謹密者一人，預戒之曰：「今以藥吐瀉，即以盤盂盛之。當吐之時，但言有一小蛤蟆走去。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誑

語也。」其女爾僕遵之，此疾永除。

　　又有一少年，眼中常見一小鏡子，俾醫工趙卿診之。與少年期，來晨以魚鱠奉候。少年及期赴之，延於內，且令從容，候客退

後方接。俄而設台，止施一甌芥醋，更無他味，卿亦未出。迨久促不至，少年飢甚，聞醋香，不覺屢啜之，覺胸中豁然，眼花不

見，因啜盡。趙卿乃出，少年慚謝。卿曰：「郎君先因吃膾太多，飲醋不快，又有魚鱗於胸中，所以眼花。適來所備芥醋，只欲郎

君因飢以啜之，今果愈疾。烹鮮之會，乃權詐耳！請退謀朝餐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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